            一个受现代冲击的传统村落的应变
                   -----菁花村玉狮场小组普米族村寨调研报告
                             程远 
（浙江大学 环境科学0601班 杭州 310029）
2008年9月6日我走进了菁花村玉狮场小组，这是普米文化至今最为正宗的区域；这里曾一手开展了风靡全国的陈哲先生的土风计划；80年代这里因为深厚的森林文化的坚守得以保存了据说现在三江并流区域最后一片原始森林；这里在全国林业改革制度沸沸扬扬之际，却通过自己的乡规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可以这样说，虽然至今这里并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但是因为现代设备（如电视）的进入，因为外来人士不断的进入，没有公路的玉狮场从来没有和外面割断过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公正的说，由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介入，玉狮场与外界的信息沟通与接触比周边大部分的村落都要多。
在这样频繁与外界信息的沟通过程中，特别是有机会和CCTV，一批著名环保人士这样外界的精英文化群体的沟通交流，同时又不断和砍树，挖矿等外界狭隘的利益至上的观念交流对撞，使玉狮场的问题变得很复杂很有趣。这样一个传统村落它的主体性到底有多大？到底它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外界的各种信息予以应变？当地到底还有怎样的发展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关心的问题。
最后，由于调研时间有限，我不可能对于上面这么大的题目给予足够充分的说明，这边报告的主要内容也是取材于我每日和杨金辉先生的交谈过程中。也可以这样说，这篇报告代表的是一个生长于这片土地50多年的老农民对于自己村子现在情况的看法，而我则把这些统筹到一个相对系统的结构中。虽然这种方法没有达到足够样本的涵盖性，但我还是觉得这样的视角有其借鉴价值。这篇报告将重点关注影响村子变化（尤其对于是否较大规模伐木）的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篇末也会提出自己的一些理解。
1. 玉狮场普米族村寨背景介绍

普米族是中国的“特少民族”之一，人数只有三万左右。这三万中有两万居住在兰坪县，而玉狮场的普米族又是普米文化保存最好，最正宗的位点。陈哲
因此在玉狮场成立了“普米族文化传习小组”，所有想学正宗普米文化的人都会到玉狮场来。因为这种深厚的民族传统和森林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伐木成风时，他们用他们的坚守和勇气拒绝修路，保住了周边8万多亩的原始森林，也因此吸引了很过环保人士和媒体的关注。

但是随着外界文化的不断冲击，越来越多的玉狮场人走出山林，特别是林权改革之后，越来越多邻村的村民因为伐木直接富裕起来，玉狮场人想要发展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起来。玉狮场人民亟需一条通往乡里的道路，玉狮场人亟需像邻村那样发展起来。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动起了那片原始森林的主意，指望通过这篇森林迅速致富。但是现在村中有威望的老人还在，传统的力量也还很强，也有很多外界的有识之士施加压力，很多村民还不敢也不能这样做。但想伐木的力量正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迅速壮大起来，如果玉狮场的发展不能很好的解决，不能探索出一条不用直接利用森林的发展思路，正如下文所要分析的那样，各种各样的力量正在悄悄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2. 影响村子的外界力量分析

要分析外界的影响力量，我们首先要分析村子主要和怎样的外界信息进行过交流互动，经过我的调查，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CCTV等媒体；学者与研究者；环保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志愿者；外界官员（尤其是原来是玉狮场人的）；邻村。接下来对这些力量进行一些分析，CCTV等媒体和社会活动家因为其社会影响会对社区产生较大影响，外界官员本身和其背后的政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志愿者和研究者一般对于社区的反向影响较小，主要是个人或者团体的“社区索取”。综上，我们将对于媒体，社会活动家，官员及其背后力量以及其他周边村寨作为影响村子的主要外界力量加以更多的分析。
媒体与社会活动家的力量
可以说玉狮场真正受到外界的关注是在陈哲先生的土风计划之后，随后人们发现这个村落除了是普米文化的朝圣地和正宗位点，更为神奇的是80年代他们自发组织，防止了周边的原始森林被当时的伐木大潮所吞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吸引了很多像冯永锋这样的生态环保宣传人士，CCTV等每媒体在2000年后这六年间不断造访玉狮场。

在这些人的眼中，玉狮场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森林保护，它的传统文化。他们一直向社区传递的信息也是玉狮场应该永远守护自己的原始森林，传承自己的文化，不要为外界的利益所动摇。由于他们都是来自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和发达地区，也的确为宣传玉狮场做了很多事情，村民初期对于他们的确有很大的认同度，这个力量之前一直也是影响村中选择的一个非常强甚至是主要的力量。
但是后来，由于这类人群的职业习惯和倾向，在后期的几年中他们一直仅仅把玉狮场当成一个宣传对象，而且为了树立玉狮场的英雄形象，长期以来玉狮场的外界形象仅仅是一个硬气的，不为利益所动的民族。而在事实上，玉狮场在其之下还有自己的发展需求，这种浮于表面的宣传在村民心中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正如后面要分析的，一旦有其他更现实的力量介入，这种力量的地位就急剧下滑了。
官员的力量

这里的官员主要指玉狮场出去的，现在在兰坪县城做官的一些官员，而其他更高级别的官员力量我将在下面的相关政策一项中分析。因为这部分官员可以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对于村内实施较大的影响，另外他们又与政府相连，也对于当地社区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类官员大部分受到县城里一些直接利益的冲击，并且已经基本脱离了玉狮场的文化圈，所以他们对于玉狮场的看法主要是丰富的森林和矿产资源，他们也一直希望以各种方式能够对这些资源有所开发。而这些想法则可以通过其在玉狮场的亲戚朋友一圈圈向外扩展，成为影响全村选择的重要力量。
相关政策

应该说从80年代开始，玉狮场对于外界很多政策是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特别是对于当年的修路政策。但是后来朱镕基总理的天然林保护工程为他们增添了希望。这之后主要是一些基础措施（如水，电）的扶贫举措，但是对于当地森林本身的冲击是很小的。但是今年的“林权改革”使得政策因素在当地的森林文化冲击很大，之后一些修路建议也势必要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邻村

对于农民和一般人，“比”的观念非常强，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邻村的对比或者示范力量是我们在分析外界力量时必须考虑的。可以说从一开始，由于其他村子森林被砍，但是利益却往往被伐木公司倾轧而去，所以更多是对于玉狮场森林保护的一种反向支持和促进。但是“林权改革”之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玉狮场村民发现同样是砍树，但是现在邻村人的林子由于收归个人，的确他们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在这种条件下，邻村示范的这个外界力量对于是否还继续保护森林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强了。
各种基金会与非政府组织

目前，据我所知，还只有福特基金会作为资助土风计划的基金会参与到玉狮场的建设中去，CBIK（云南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研究会）也正在着手参与到当地的生计发展进程中去，但是由于之前媒体的宣传，我相信更多的类似组织会进入，做一些生计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实事，对于上面说的媒体力量做有益的补充，我觉得这个力量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从上面可以看出，媒体和基金会这两个力量主要是村中伐木的一种起抵制作用的外界力量；其他包括官员，政策，邻村这样的力量则其一个支持作用。二者如何制衡后面将有所分析。
3. 村子内部的力量分析
比起那么多种外界力量，村中力量不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三种，一种是传统的保护森林的力量，另一种是要求开发森林的力量，当然最后一种是处于观望状态的大多数村民。在我的观察中，第三种的态度主要随外界力量，内部变化而变化。所以这里不做分析，但他们却是村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各种力量的互相制衡，作用实际影响着村中最主流的选择。
村中传统的保护森林的力量
这主要是当年切身参与过保护森林活动的村民，他们也大都是玉狮场土生土长的三大家族的后代。由于几千年来生活在这个地方，他们对于这片森林有很深的感情和认同感。调研中他们经常和我说，“这是我们祖先世世代代守卫了几千年的森林，我们有责任世世代代守护下去……有森林才有水，有水才有人。”他们的生态观很朴实，很坚定，虽然现在由于岁数关系，他们很多也不参与村中的行政工作，但是他们仍然在村中很有威信。
村中愿意开发森林的力量
这主要是村中的行政干部和一些年轻人，他们受过教育，也出去过，也是和外界官员等接触最直接的人，一方面有外界这些力量的压力，一方面他们也在外面看到有开矿，伐木这些事情是多么有利益回报的力量。所以虽然仍然摄于老一辈的威信，但是他们间接起到一个把外界信息有选择带入村子的作用，来引导村民。
对于村内这些因素我要说明的是，玉狮场总体还是一个很和谐的村落，没有那么明显的这种矛盾，我将其抽离出来是为了更方便地分析问题。
4. 影响村子反应的各方力量是如何制衡，互动的

上面分析了影响村子关于利用森林的各种力量，下面我就通过表格的方式尽量呈现这种变化关系，以对玉狮场社区有更深入的了解：
	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
	保护传统的外界力量
	变化的情况
	关键事件
	传统对此力量的应对和转化

	
	陈哲 CCTV等媒体 
	初期增强了社区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也就保护了森林；后来，由于宣传过多，却未给村民实际生活带去太多实惠，现在村中相关热情已经不大，这些外界力量的言论也很难再引起村中的认同。
	1.土风计划 

2．在CCTV的文化展示
	虽然心存感激，但更多的一种厌烦，对于不做实事一定程度的埋怨

	
	环保人士与社会活动家
	有与媒体类似的情况，长期以来，这股力量过于关注英雄式的宣传，同时每次给村子的一些许诺很难达成，现在村子也很难对他们认同。
	冯永峰书中“我们普米族人从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和对媒体有类似的态度；另外，由于冯引用的话源自村中保护森林的老人的一句话，而这句话被村中认为是不负责任，断了村中发展的路，所以反而变相削弱了村中的传统力量。

	
	福特基金会，CBIK等民间组织
	刚刚起步，但有望为村里做更多实事，得到村中认可。
	土风计划
中国市场发展项目
	支持民间更多帮助的介入

	政策与邻村（因为二者紧密相连，所以列为一项）
	
	2008年后的“林权改革”之后，这个因素变得十分重要，越来越多的玉狮场人开始因为邻村因为砍伐树木的直接林业收入而对玉狮场周边的森林打起了主意
	林权改革
	因为玉狮场森林实在太大，分给个人风险太大，所以在这里玉狮场的传统力量对于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转化：他们仅将原来村民本来就有的自留地通过林权分给了村民，其他玉狮场70%的森林仍由集体共同管理了，而集体林的收入也则3成归村政府，7成归集体。


	玉狮场出外的官员
	
	长期以来，他们主要是把外界关于玉狮场的信息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带入玉狮场，也一直主张开发玉狮场的森林和矿产。玉狮场内部对于外界很多信息的解读也主要是在这部分人的引导下达到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玉狮场人出走，这部分力量会变强
	冯永峰书中“我们普米族人从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村中传统力量仍具有威慑力，但对于这部分力量似乎也力不从心。


应该说，总体来说玉狮场还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普米族村落，那里的人也很淳朴，村中基本还是会在一些老一辈的，有威望的人的领导下发展，村中的对立并不强烈，之多是想法上的一些分歧。但由上面分析的，影响玉狮场的外界力量是比较复杂的，村内很多变化也主要来源于村外这些力量到底孰强孰弱。
应该来说，之前保护村中传统的外界力量正在变弱，这不是指其本身变弱，因为似乎今年来去到玉狮场的媒体和社会活动家越来越多，关键的是这部分力量在村民心目中的作用越来越弱，村民不再对他们抱有过多的期望，这可以从村中对外人的态度以及文化馆
现在的冷清看出。经过六年多外界不停推进的文化传承，现在村民无疑开始对于一些实在的利益更为关注，而林权改革和邻村的迅速致富更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当然，我想现在很多NGO，基金会的介入会一定程度缓解这一进程。

5. 总结与建议

上面分析了玉狮场的一些情况，没有从自然资源等角度入手，因为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更有利于我们理解玉狮场现在的情况。作为外界的参与者，我们应该很明确我们充当的是什么力量，我们应该如何将我们的力量更好的内化于村子。村子的变化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外界的力量只能影响，而你的影响力有多大一部分取决于你本身的能力，一部分取决于你在当地村民心中的位置，这是我报告的一个核心理念，在这个理念下我提出如下想法：

1. 希望关心玉狮场的社会活动家与环保人士做好双向的工作。

一方面社会活动家要向外界传递信息，呼吁人们来关注或者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对内更好的完成对于村民的承诺，博得更多村子内部人的信任，来相信你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在调研中我看到了太多社会人士到了村庄后，看到美丽的森林，就向村民下很多承诺，最后人和承诺几天后都没有了踪影。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做人最根本的，也是使外界在村中树立一个值得信任形象最重要的一点。我想，无论对外宣传多好，你的理念却因为这些疏忽而无法为村内人们所认同，这都不算成功，甚至是失败的。
2. 媒体在宣传时能更侧重玉狮场本身的发展问题，同时尽量做更多的实事 
     在调研中，我发现我们的媒体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总是习惯于宣传事物的一面，对于玉狮场媒体太多的报告是这里的人是多么英勇，多么有远见，他们保护了森林，并且自觉来传承自己的文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还要看到玉狮场的这些行为的确也使他们失去了很多“财源”，到了实地你就知道，自然化境的世外桃源之外这里的人生活也很艰苦，他们的生活也很不方便。媒体这种习惯式的英雄和神仙式的报告并不负责。

     我对媒体并不懂，但我觉得媒体也应考虑如何带出当地最需要的信息出去，而不是只带出自己主观认为需要呈现给外界的信息，这也才能实现更好的互动。玉狮场需要英雄的形象，但同时，它也需要通过媒体的力量帮助他们更好的发展。至少，调研中看到的村民对于媒体的一种相对冷淡和失望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3. 有更多的组织来关注并协助解决玉狮场的实际发展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各种原因，外界支持村中保护森林的传统力量的外界力量对于村子的正面影响越来越弱，这也就导致村中的传统力量越来越弱，这时就需要新的，能满足村民需要的支持传统力量的外界力量介入。这使更多CBIK这样的NGO和基金会的进入成为必要。也只有他们的介入才能帮助当地的传统力量重新成为主流。这部分外界力量一定要以实事为主，要重视承诺的兑现，要真正面向当地社区。
6. 关于玉狮场后续发展的一些建议
玉狮场的问题能否很好的解决，除了靠政府越来越多的对于“特少民族”的扶贫优惠政策，关键是我们还要探索一条能够帮助玉狮场人不靠直接砍伐森林也能健康良好发展的路。现在由于自己知识储备的原因，我只能肤浅的提出几条，期望更多的人在这方面奉献出自己的智慧。
A.切实修一条玉狮场人最需要的道路

现在不是每天陶醉在普米人不修路的英雄故事上的时候了，玉狮场普米人的发展欲望非常强烈，我们关键是以一种合适的渠道顺应之。而道路是一切发展的前提，道路不可怕，不合适的道路才是可怕的。有了一条路，不仅不会对于森林造成很大伤害（见后面的附信），而且村民以后可以将之前因交通不变无法转化成直接经济收入（由于交通，只能任由其烂在地里）的水果等资源变成直接收入；另外，方便的交通可以使村民在价钱的谈判时改变一直的弱势地位，因为他们至少可以选择不卖或运回（原来由于交通不便，玉狮场人的商品必须尽快处理掉，以赶路回家）

B.发展水果，菌子，中草药等副业，进行森林的生机替代
这是CBIK一直努力做的，一方面这是森林为村民提供的资源；另一方面，这些资源源自一片茂密的森林，这些产业如果发展的好，也是对于村民保护森林行为的一种促进，因为他们在感受自己因为保护这片森林所得到的大自然的馈赠，而这部分林副产品在市场上的经济效益是很高的，如果能够帮助村里成立相关的专业协会，这方面的潜力我想更大。
C.发展一部分小额贷款，支持当地养殖业和相关有潜力的发展
养殖业属于收益较高，又比较快的产业，在玉狮场人心中这是很好的可以发展的产业，玉狮场有很多很好的草甸，仍有很高的牲畜容量，所以可以由外界发展这些方面的小额信贷。

另外，我觉得比如说像养蜂业也很有潜力（村中我看到了很多野生的大蜂巢，说明那里比较适合养蜂，而蜂蜜相对保存时间长，利润也比较高），道路通后一些经济作物也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D.在落实发展的过程继续加强普米文化的传承工作
诚然，如我上面分析的，由于没有发展作为支撑，玉狮场的文化传承工作遇到了很大的瓶颈。但这不意味文化传承不重要，这也是我们在做生境保护和社区发展时不能忽视的方面。两个方面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之前我们走进了之发展文化的极端，现在我们关注发展，同样不能走入只发展的极端。否则对于玉狮场社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同样是不利的。

E.探索有无可能将玉狮场变成国家的森林公园，看是否能从国外的森林管理经验中有所借鉴
我想无论我们再怎样强调有识之士的力量，NGO和基金会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在中国永远是最有效，最直接。所以上面的问题是我正在研究的，能否把那八万亩原始森林变成国家森林公园的一部分？国外是如何解决林区人民的生机发展问题的呢？现在可能我在这些方面还处于思考阶段，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吧。
F.有机会能够进行一次对于玉狮场森林比较标准的普查

虽然各方信息都表明玉狮场千年古树很多，原始森林情况非常好，但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相关研究我觉得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今后对于玉狮场进行更加规范的保护和宣传。我觉得要想长久保护玉狮场的森林，这一步也是一定要做的。
总之，通过这篇调研报告希望能够一部分展示目前玉狮场的变迁情况，也呼唤更多的组织切实关注玉狮场的发展问题，因为一方面如上分析，村中的很多选择实际收到外界力量很大的影响，而不同外界力量的制衡又很严重；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帮助玉狮场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坚强的，有远见的民族应该得到的，也是我们应该向外界树立的形象：保护生态环境必将更加长久地得力！最后，还是感谢杨金辉先生的配合，他为我提供了很多直接的材料和洞见。

参考文献：
《高黎贡山周边社区研究》   2006年6月版  科学出版社

《共管：从冲突到和谐》     2006年5月版  社会科学与文献出版社
附件一：             致怒江州州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州长:

您好，我是一名浙江大学的学生，通过媒体和朋友的介绍，9月份在兰坪县河西乡菁花村玉狮场做了短暂的停留，也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我个人十分佩服玉狮场的普米族，当年八十年代当我国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时，国家相关林业政策还不完善时，这里的普米族靠他们悠久的森林文化保护了周边8千亩的原始森林，也间接保护了全乡的水源地，这篇森林因为他们的坚守得以保留。

但是现在时代在发展，即使玉狮场的普米族人也需要发展。陈哲先生的“土风计划”的确为当地和普米族文化的传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没有经济发展的文化传承也是不现实，也是对当地人不公平的，特别是当几乎所有村民都渴望发展，呼唤道路的时候，在我和村民聊天时，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向我表达了这种意愿。

现在村里的主要分歧在于修那条路上，是沿玉狮场河以最短距离修一条路到河西乡，还是修一条玉狮场通往菁花村政府再绕道到河西乡的路（村政府到乡里已有公路）。第二条因为修建路程较短，成本较低，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但是在这里，我想站在一个理智的外人，也站在当地人的立场上向您陈述第一条直接通往河西乡的才是最合适的。

首先，从生态角度来说，直接通往河西乡的道路沿峡谷而上，而这段下游的峡谷因为营养较少，生物多样性比较差，植被也以次生林和杂木为主，修路对于生态的破坏和影响比较小；而从玉狮场通往菁花村政府的路则要通过一座遍布原生云南松的山，势必要砍伐大量原木，如果施工期间管理不善，周围砍伐稍多，今后很容易引起山体滑坡。

其次，从真正便利当地人的角度来说，当地人需要的是一条直达河西乡的道路。当地经济条件有限，年收入平均在650元人民币左右，能坐得起车或能经常坐车的村民不多。而绕道菁花村的路要让村民绕近乎一倍于直路的路程到河西，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即便路修城（走路仍是沿峡谷直接到河西乡时间短），大多数村民仍会选择走原来沿峡谷的山路，只有少数富裕村民会坐车绕道而行，那么其实到菁花村的路就没有真正起到施便利于民的目的。
最后，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说，无疑，到菁花村政府的路成本要低些，可是在村中我同样注意到，村西边其实已经有一条路（据说是当年金鼎公司为修建希望小学所建），其实这算是成本最低的路，只要改进下就好。但是300元的包车费用使村民很少使用；另外，从河西乡到红岩坡已经有一条引水公路，只要顺势而上即可联通玉狮场，这也会大大缩减第一条路的成本。

总之，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认为一条路最重要的在于真正施便利于民。玉狮场当年因为保护森林得到了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毫无疑问，他们也因此损失了很多直接经济利益。而我们政府应该努力告诉百姓的是：你们保护了生态，你们必将得到长久的便利，你们会为你们这样的英明举动得利的。

基于以上想法，我想把这封信交给您，为的是当地真正的便利和发展，也为了我对当地人保护森林行为的支持，不妥之处，望见谅。

祝您身体健康！

                                                程远

附件二    调研提纲

1. 现在对于这篇森林的看法
2. 对于林权改革的看法

3. 对于CCTV等媒体，冯永锋等社会活动家的看法
4. 对于陈哲“土风计划”和其人的一些看法
5. 对于政府的一些政策的认识和看法
6. 关于森林利用，有怎样的传统

7. 现在最大的需求，对于自己发展的一些想法

8. 村里最近出现了什么新的现象，有什么表现，为什么出现

9. 文化馆现在的运行情况

10. 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11. 对于当年护林行动的看法，对于邻村因森林得利的看法

附件三   经验和教训

关于我能给大家借鉴的，我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尽量通过人情关系以私人身份进入社区

我从头到位是私人身份去的，以朋友的姿态，所以我喜欢把我的调研方式叫做谈话。没有政府的介绍，官方的途径，是杨馆长（我住的村民家主人）的朋友介绍的，我想这能保证听到更多真实的信息。这可以保证你最快获得村民的信任，也最快的融入社区。当然，这是要以非常细致和辛苦的前期联系做基础的，并不是你毫无关系直接以个人关系进入社区就可以，农村社区最信的就是亲戚，朋友等人情关系的介绍。
2. 关注村里人，特别是一些老人对于村子情况的理解
由于人力时间有限，我更多听的是杨馆长的“一面之词”，村中的五天我   

们每天从下午7：oo到晚上11:00都会一起聊天。我觉得除了非常标准化的调

研，如果我们能把一个在村子生活了50多年，对村子有深刻理解的村民的认    

识总结出来也是一种很好的收获，甚至比我们简单选几个指标的调研更为深刻。这也是一种社区主导研究的思路吧，能利用上经验丰富的当地人辅助你的调研可以使你的结果更真实深刻。   

3.对村民请不要妄下承诺。
很多外人到村子总是愿意说我们会怎样，怎样。但是假如你没有做到，这对村民对你的信任是很不利的。我的建议是好多东西，先做再说，这才能赢得真正的信任，对村民承诺下的你一定要做到，村民很关注这个。为了给更多外人赢得好形象，请切记此条  

 4..请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在玉狮场最后帮他们给州长写了封信，是关于修路的建议，我对于修路听了他们的意见，汇总成一封信，后来交给一个CBIK工作人员了，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真的容易赢得信任，事情不一定要很大。我了解到，很多在玉狮场的志愿者，他们只是每天在村子里捡垃圾，但即使这样，村民真的因此很信任他们，也对他们评价很高。调研是一个“索取”的过程，我们应该尽我们多能有所回馈，帮帮农活等都是好的方式，切忌高傲。
关于我的一些经验，我想主要还是前期准备和随机应变的问题吧：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所以虽然我很关注变迁问题，但从头到尾对于到底该如何考察还是很模糊，也使得整个调研过程这对性不够强，建议在确定主题后要多找专业人士聊，把自己的调研思路系统化。另外，由于我自己的生态等知识储备还太薄弱，即使进入森林，也还处在简单的“观光猎奇”层面，这也使我很难对于当地状况有准确的判断，这都造成了很多遗憾。最后，我的这次调研主要来自和杨金辉先生的谈话，的确全面性太差，本应对于各个力量的代表人士都有所访谈，才能保证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和说服力，这个要注意。
另外，我想从团队来说，上面这些经验也说明，我们的调研团队一定要足够的互补，根据调研课题寻找各个方面的人才，才能真正解决上面的问题，指望一个人做再充分的准备也总会有疏漏，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借鉴吧。

附件四：照片与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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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我一直很自豪的就是我穿着一双几十元钱的回力布鞋进行了在云南所有的活动，也因此我在玉狮场虽然摔过很多跤，但却真正用我的双脚走了村民每天走的泥泞的山路。也意识到一条合适的道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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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马上就要走了，再回头看看这茂密的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我希望他们永远能够安详的屹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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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玉狮场的于是森林中就是遍布这样充满灵性的原始森林，我想她们在一直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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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我最最尊敬的杨馆长，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骨气和远见。以此来表达我对普米民族的崇敬吧。希望他们能生活得更好。

玉狮场---------我的朝圣之旅，至今想来，我仍然无比虔诚……
� 陈哲：著名音乐人，其音乐作品有《同一首歌》《让世界充满爱》《黄土高坡》《一个真实的故事》等，从2000年左右他选取很多正宗的民族位点进行“土风计划”，进行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玉狮场是普米族的传承位点


� 村中的理由是：首先村中可以砍伐获利的森林是很少的，大部分森林都在深山中，只有山外的一部分可以直接获利，如果完全均分，分到山外围林子的就可以直接利用创收，这对于大多数村民是不公平的。一次村民同意了改进的林权分配方案，玉狮场的大部分原始森林也就不能被个人随意砍伐了。


� 文化馆就是土风计划的文化传习馆，当年曾很热闹，是普米文化的传承场所。


�说明：此信为本人在村中搜集村民信息后整理的一封信，现在已经交给一位CBIK的工作人员代为处理。


� 之前自己曾有一个简要的提纲，但是之后我更多是让杨馆长随性而谈，因为我觉得他的视角很开阔，我的水平相差他很大，事实上最后我们的谈话的信息远远超出这份提纲。列于上，只是对于大家的一种参考。


� 这部分仅作抛砖引玉，希望对大家有益，也希望引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 这部分主要是配合照片和一些我的个人感受更直观让大家认识玉狮场的情况








